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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有花有树的古风的房子， 独出心裁的精巧

的拱门， 穿错在不规则条木间刚采回来的结满
细碎艳丽木瓜籽的柔条蔓枝。

一眼望去，禁不住遐思万端，穿过那廊门，
是不是就将沾满疲累与凡俗的尘衣褪在了身
后？ 门里， 会不会住着桃源中人不知大汉与魏
晋？ 那里的故事，都与莺燕花红无关，只见朦胧
的月，只见迤逦的水，世间繁华，远在对岸。

果然不见烟火。用作过道的小小厅堂，干净
得只剩一大瓶薰衣草的干花， 靠着贴上素壁纸
的墙，冷眼看世间，不迎来，也不送往。 左拐，转
入一间房，简洁一张床，静静氤氲起融融暖意，
温柔以待。 外侧，小阳台上一张小小的圆桌，桌
上花瓶里的干花一如外厅里的干花一样， 孤高
又超然。倒是两张相向摆放的摇摇椅，摇摇着热
情相邀，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在时光里静默相
对，或者微笑相视。

抬眼可见对岸。落日余晖中，小城的脸庞迷
蒙而幸福。 完全看不见，哪栋楼房里，蓬头的妇
人， 俐落地一边劳作一边数落斜歪在沙发上手
指从手机屏上急速地一下一下划过的男人；也
看不见， 下班路上行色匆匆的男女疲惫的形与
神。 入眼的，是高低错落的楼房，交融了韧劲与
柔婉，吹着穿峡而来的清风，吐纳着，包容着，苛
刻着，放纵着。它们静对着隔江而居的这座玲珑
古镇， 静对镇中这所貌似随波逐流实则遗世超
然的房子，旁观也罢，欣赏也好，一点都不冷漠。
等到灯火次递亮起，那些跳跃着的光波，推挤着
周围黯沉的魅影，也将岸这边的古镇推得遥远，
让喧嚣与沉静，泾渭分明。

这是南陵古镇里一所叫“闻郎江宿” 的房
子，坐在这里，可以看见想要看见的景，可以感
受愿意感受的情。

恍惚之间，年少的自己，从突突突突抖动不
己的轮渡上走下来， 踏着那些任来来去去的人
反复踩踏却依然桀骜嶙峋的石头， 坚定地往前
走。我只是路过这里，我要去到翻山越岭才能到
达的地方， 那个地方， 于我有个熟悉温暖的名
字：家。南陵，是我归家长路的起点，也是我切近
亲情的见证。 那个时候，我没有到过镇里，我只
是从它的边缘交错往返，经过的时候，能够清晰
听见镇上人家欢声笑语，狗吠鸡鸣。它在我的记
忆里始终留有一份亲切，挨近这里的土地，单薄
的孤身的我便莫名感到踏实，前路再遥远，也不
再惧怕孤单。

就算成年，就算隔着一江，这里，依然是精
神里的一粒细小的珍珠，温润，并闪耀着光泽。
我会在某些兴起的时候，贴近它，细细赏玩。 花
鸟果木， 江水云雾， 都让我的灵魂不断得到滋
养。

我去时，基本不是独自一人。我会邀约好友
玩伴一起前往。 是因为越成年，越害怕孤独，也
是因为我急于要与人分享，物我相近，生命里的
悸动和惊喜。

某年中秋夜晚，约了好友前往古镇。刚刚入
夜的古镇已是寂然无声，家家都是四门紧闭，只
有少数几家窗户透出或明或暗的光。 这个镇子
有着良好的习惯，早睡，早起。健康而充满生机。
我们在两排楼房中间贯穿而过的马路上默默前
行，月亮已经在文峰山顶缓缓冒出来，清亮如水
的光铺洒在长江两岸，江岸对面，辉煌的灯火呼
应着清殊夜月，深浅相映浓淡交织，为世间烟火
气蒙上了一层超然的面纱。而江的这面，隐去所
有生活的气息，唯有月色，如一支低婉柔丽的小
曲，在楼房间山野里此起彼伏，让心颤动，又让
心安宁。

然后，我们顺一坡阶梯靠近江边。月下的江
面，波光微漾，对我们，欲拒又迎。 它是寂寞的，
它需要有人静坐身边， 听它讲述默然的气息里
蕴藏着的千姿百态的故事， 关于生死， 关于悲
欢，关于爱恨，所有故事，它都有。 然而，它又习
惯了寂寞， 习惯了守着所见识所听闻的所有故
事，独自咀嚼。我们不做声，安静地坐在梯坎上，
脚踩的那一道阶梯，几近没入江中。江水轻拍脚
底，我们的眼，掠过江面望向对岸，无不庆幸地
想，如果此刻还在某栋楼房里的某个窗前，所看
到的，一定只会是一轮单调的圆月，或许这月还
会被别的楼房挡去一半的形体， 只剩不完整的
月的形状。 明明是月圆之际啊，却看不到圆满，
当然会有免不了的失落与忧伤。而现在，既没有
失落，也没有忧伤。 我们在清朗的光际里，与天
地融为一体，物我两忘。

我极喜欢这样的宁静世界，空茫的心，容得
下一切，又不用去容纳一切。 这般自主。 看过一
个朋友写的一句话，她说，当你真正不再在乎他
人的评说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这宁静的世界
里，没有他人，更是自由。

好友在身旁，敛声静气，我想她一定跟我一
样，万物置外，月色，水流，对岸的灯火，我们，互
不相扰，和谐共处。 时间在没有概念地流逝，恍
然惊觉之时，夜似碧水清凉。好友慨叹，此刻，初
心永恒。

起身回程的时候，我们一直沉默。车窗外月
光紧紧相随，路过的人家早已沉入睡梦，月色浸
进梦里，照见了完满的幸福，或者也照出了相思
的苦痛。哪样，都是人生丰厚的馈赠。路过大桥，
桥也沉默，它见惯了尘世里太多的是非善恶，见
证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已经无法言说，也毋须言
说。

这一个月夜，在通透的幻境里，我将人生的
真相过滤，剩下的，唯有空明，清楚了，淡远了，
超脱了，自由了。

月下的沉静只滋养了我有限的时日，不久，
心便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又想去对岸，去领略
那种毗邻之处却迥然相异的生活的味道， 那种
纯真又踏实的味道。

硬生生忍了许久， 终于在一个暖阳四散铺
开的冬日午后，约三两个好友结伴前往。路边田
地里，桃树李树的枝条遒劲伸展着，伸向各个方
向，交错，充满力量，没有垂下的，一枝也没有。
我想它们一定憋足了劲， 期盼在来年繁花盛开
的时节，大展风采。而此时，田间地头，另一种繁
盛正在无边际地蔓延开去。株株柑橘，丰满得俯
仰维艰，又富足得骄矜难奈。再密实的叶子都藏
不住那鲜亮诱人的香甜的柑橘果。 它们有的探
头探脑好奇地窥视着邻居的伙伴， 看它们身体
是比自己强壮还是比自己柔弱， 容颜是比自己
光鲜还是比自己黯然；它们也看蓝天上的流去，
那幻化无穷的形状凝聚了又散开去， 想要弄明
白它们聚散是否两相依依；当然，它们也警惕着
我们，这路过的人，是否会带着贪婪的欲望，向
它们伸出攫取的手爪。还有的，则是安然地躲在
叶片的中间，自得其乐，或是修养身心，不问世
事。

这一次，沦入红尘。终于抵不住那色香都属

上品的果实那么半遮半掩的诱惑， 问田间正忙
着摘果的农人，“大婶，可不可以卖一些给我们，
尝尝这新鲜的味道。 ”这时感觉口中的馋虫蜂拥
而出。 大婶憨憨地笑着，“随便摘，随便摘，出产
之货，值不了几个钱。 ”心想运气真好，遇上了这
么大方的主人，反倒不好意思多摘了，满怀感激
小心冀冀地摘下一个来，剥开，一人分两瓣，塞
入口中， 新鲜的甜润从口腔一路流淌， 沁入喉
舌，滋润胸肺，抚慰脾胃，五腑六脏，熨帖异常。
很想再吃，但人家又不收钱，只好默默地咽咽口
水，假装端起艺术的眼光，以柑橘树为主题，拍
下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幸福与喜悦； 或者以柑橘
树为背景， 将自己的身影融进这种幸福和喜悦
里去。

此时来这里，没有非来不可的理由，没有非
同寻常的意义，就只是在这田间走走，在这树旁
站站，不体味耕种者的艰辛，却分享了收获者的
甜蜜。 闻着枯冬时节的土地似有若无的尘泥气
息，经过柑橘的浓郁清香混搅，几乎就要痕迹消
散了，幸好我太熟悉那气息，它曾经装点了我生
命焕彩的豆蔻岁月，隐藏再深，我的嗅觉也可以
追踪而至。

走着，走着，前方房舍簇拥，马路将聚居的
楼房自然分开两边。 本来只打算目不斜视穿街
而过的， 却听闻某幢小楼的后面欢声笑语热闹
非凡，以为巧遇嫁娶之喜，禁不住心生雀跃，眉
飞色舞地看看同行游伴，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
看嫁娘或者新郎，赏赏艳色沾沾喜气？几个满怀
好奇无所事事的闲人一拍即合，循声而去，经过
一条仅容一人前行的田间小路， 穿过一块平整
的柑橘成林的田地，便置身于烟火人声之中。观
清场景，便免不了有隐隐失望之意，热闹倒是热
闹，人们高兴也是高兴，却并无喜庆的气氛。 屋
前坝中，有七八张圆桌，人们围桌而坐，很显然
在等待着开席。 除了围桌的画面，所有迹象，与
常态无异。 失望之情渐淡，好奇之心愈强，这样
的聚会是以什么为主题呢？ 我透过一双狐疑之
眼， 看出了这围桌而坐的人们桌与桌之间并无
太大关联， 那些忙着上菜的人与这些坐在桌边
的人也并不相熟悉，他们的表情客气而冷淡，穿
梭来往只是为了做自己的事情，至于其它，似乎
并不关心。

我被这不合常情的氛围搅乱了思绪， 想要
探个究竟。 这时侯，对于向来馋嘴的我来说，满
桌满桌扑鼻香气的诱惑似乎大大减弱了。 我靠
近离得最近的一位面带善意的姐姐， 甜甜地叫
一声“姐”，这年月虽然女人都不太喜欢别人叫
自己姐，但看在我叫得那么贴近暖心，那位姐姐
立马扬起笑脸面对我， 等着我的下文。 我说：

“姐，你们这是什么聚会啊，这么多人？ ”姐姐显
然对我的这个问题大为不屑，“吃杀猪饭 '，你不
知道啊？ ”啊？ 这么香的饭菜居然顶着个这么血
腥的名头？一时间，眼前浮现出惨白肥猪伏躺在
木架上，屠夫拎着滚烫的水从它身上细细淋下，
颈项下面和口中不断冒出血沫的水……不忍心
再往下想了，惊心，排斥，失望，等各种情绪交错
冲击着我的大脑，我觉得我们应该转身离开。我
已经在转身了，可是，空气中弥漫着的浓郁的香
气，居然不失时机地簇拥而至，将之前的各种不

良情绪扫荡得落荒败逃。 我， 很不争气地接着
问：“是不是，都可以吃？ ”

热心的姐姐快人快语：“当然可以， 三十五
元一个人，吃饱吃好。 ”

很显然我们几个人不用商量， 当即决定就
此午餐。 去找老板。 老板很为难：“今天人太多
了，准备的材料不够，人手也忙不过来。 ”

好像不能强求。我们只好失望地咽下口水。
转身之时， 听到女主人的声音：“不是有一桌预
订的人还没到吗？你打电话问一下来不来，如果
不来，不正好可以安排他们几个吗？ ”我们不约
而同地止住脚步， 转过脸充满希冀地望着男主
人。

结果，那预订的人等待的客人还没到，还不
知道什么时候到。看来有希望了。突然间觉得肚
子特别饿，嘤嘤咕咕闹得人怪不好意思。

希望那些正沉浸在大快朵颐的幸福感中的
人们早点酒足饭饱， 可以腾出一张空桌来安顿
这几个饥肠辘辘的人。 但那些人的胃似乎都有
无限大，一会儿，这张桌子上一大嗓门男人亮着
嗓子喊：“小妹，添菜。 ”一会儿，那张桌子冒出一
个尖且细的声音：“大姐，加汤。 ”大钵大钵的罗
卜骨头汤还在一桌一桌不断添加， 细细大头罗
卜炒的回锅肉也还在一盘一盘端上桌子， 那些
吃得红光焕发的面孔，那幸福满足的欢声笑语，
那往来穿梭服务着的农家姑娘媳妇， 无止境地
持续着。

唉！站着看人吃尴尬，不站着看却连个坐处
都没有。 幸好老板善解人意地化解了我们的尴
尬。他说：“旁边那块地是我家的，你们先去那里
摘桔子吃吧。 这边饭好了就叫你们。 ”

那桔子真的很好吃。 略带酸味的甜混着清
香缭绕着整个唇齿口舌。我们吃得欲罢不能。这
时候，吃不吃那饭菜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恰好这
时，那边喊：“姐姐们，吃饭咯。 ”

第一箸菜入口，我顿时便明白了，为什么这
么多人大冷天跑这么远来只为吃一顿看上去再
寻常不过的饭菜。那个鲜哪。根本不用添加任何
佐料，本色本味的肉，本色本味的菜，吃进口中，
极本真的香味， 是那些添加各种色味的菜品无
法比拟的。我们和其它桌席上的人一样，大呼小
叫着要添菜要加汤。 等到胃被撑得弹性全无的
时候，我们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

边回味边谈笑的我们， 开始就这顿饭的主
题展开讨论，但此时再提杀猪饭这个说法，居然
也觉得没那么血腥了。 不就是现杀猪现做饭菜
嘛，取其新鲜味，这名字倒起得蛮贴切的。

再回到我城镇中的生活， 没有长满果树的
田地，没有随吃随添的农家饭菜，没有质朴得带
有泥土香气的农人， 但我清晰感觉到这一切都
在近处，都在我的生活里。

翻年了，冬的背影渐行渐远，春的身姿摇曳
而来，南陵遍野，千树万树樱桃花李花桃花竟相
绽放。不绝的游人摩肩接踵，赏花，照花，有些情
调的，贴近枝条，与花共语。 我呢，更多的时候，
则是隔江而立，看烂漫的花意在对岸招摇着。
南陵，你寂寞时，我来共你寂寞；你热闹时，我在
你的热闹里欢畅； 你风光时， 我在你的风光之
外，默默地，唱一支祝福的歌，喜笑颜开，辉映
你。

南 陵
刘红梅

一粒种子需要多久的孕育，浸润
才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一百年前， 十三个风华正茂的青

年人
怀揣一粒种子， 从上海到浙江嘉

兴
在烟波浩渺的南湖的一艘红船上
满怀激情地将这粒种子播洒在江

南烟雨中
播洒在一代一代热血青年的心中
从此， 这个千疮百孔积弱积贫的

国家
有一缕阳光从宇宙深处， 划破沉

沉乌云
穿过茫茫黑暗， 直抵这片辽阔的

土地

和所有种子的命运一样
它一出土， 注定就要历经重重磨

难
面对凄风苦雨，百般摧折
就象那艘红船， 行驶于历史的长

河
虽暗流涌动，风雨飘摇
仍然劈开千重浪， 绕过无数沉舟

一往无前
这株弱小的幼苗顽强地破土而出
在风雨中找寻春天， 找寻春天温

暖的阳光

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到陕北的高土
高原

一群人翻雪山过草地穿越茫茫戈
壁

无数人倒下了， 然而更多的人站
起来了

用小米加步枪守卫它
用南瓜红薯喂养它
用汗水和鲜血浇灌它
从延安窑洞里那豆油灯透出的光

亮
似绚丽火红的太阳
呵护着这株幼苗一天天长大

从西北坡，一直到天安门城楼
在那个指点江山的伟人庄严宣告

声中
我仿佛看见那粒种子， 那粒共产

主义的种子
已然长成了一棵大树， 一棵新中

国的大树
象羽翼渐丰的鲲鹏振翅欲飞，直

冲霄汉
历经百年，这粒种子已然参天，枝

繁叶茂
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屹立在世

界民族之林
它不惧霜雪，不惧风雨
荫蔽着亿万华夏儿女
荫蔽着华夏儿女深爱着的这片土

地
我看见万道阳光从天而降
象一条条巨龙承载着中国梦
与山川共舞，与日月争辉

种子与阳光
岳伦春

初夏，一行人在计划四川武胜游时，就
听人饶有兴致地说起“三巴汤”，据说这是
很神秘很难得的一道美食，不预约，基本就
无望吃到。

我们的口福来自武胜当地的一位美
女，同行帅哥的女同学。 为了我们的到来，
人家早早就预约起。进到武胜的当天中午，
在波涌浪吻、青山隐隐的嘉陵江边，那传说
中的“三巴汤”就来犒劳我们的口和腹，抚
慰我们的身与心了。

“三巴汤”的做法是将牛嘴巴、牛尾巴
和牛鞭放入土陶罐中，用慢火煨炖，大半日
方成。 汤锅里加入了多味中药（有当归、党
参、天麻、枸杞等），以及众多香料，加上时
间与香料的催化， 让煨炖出来的食物有着

鲜美的口感和奇妙的滋补作用。
对着眼前这盆热气蒸腾，香味四溢，挑

逗我们的好奇心， 撩拨我们味蕾的“三巴
汤”，有人抓紧拍照，有人赶紧舀上一碗，连
肉带汤品尝起来，自然，我属于后者。 这文
火煨炖的“三巴汤”，肉质醇香软烂，因为富
含胶原蛋白，吃起来有一种糯糯的质感，如
一只香软、柔滑、细腻的手，在轻抚着我们
的唇，按摩着我们的舌。 汤则暖热香浓，因
为融入了多种原料， 且这些食材在煨炖中

将其所蕴含的最美好的东西尽情释放了出
来，有着深妙蕴藉的味道和燃烧在唇舌、咽
喉间的异彩，让人喝了，就没法再舍弃。 相
机可以拍出汤的具象， 却永远不可能拍出
我们的感官与其温情细致地接触后， 那浑
厚立体、美妙无比的味觉。

返家后查资料， 我看到的另外一个版
本是：“三巴汤”的“三巴”其实还有一层意
思，即指古代“巴国”所包括的“巴郡”“巴东
郡”“巴南郡”。而“三巴汤”的主要流行地区

也正是这些区域。 想来是巴国的祖先们为
了开疆拓土，东征西战，或者繁衍族群，护
卫家园， 而烹制并沿袭至今的一道强身健
体、补肾养肝的美食佳品。

在细细品味，享受“三巴汤”的美味的
同时， 笔者也深为四川人独有的幽默而折
服———他们用了轻松、调侃、戏谑的语言，
将多滋多味却又不无艰辛苦涩的生活，调
制成一份份滋味浓厚、营养丰富、回味悠长
的靓汤。这汤，入胃浸心，润颜养身，化作血
液中荡漾的青春热情， 生命中悠长的鲜美
余韵。

“一二三，套！ ”“中了！ ”“哇塞，两条。 ”“真厉害！ ”在一
阵欢呼声中，我用三元钱换来的木圈成功套了一个鱼缸、两
条小鱼。 我高兴地手舞足蹈，露出得瑟的笑脸，在身旁小伙
伴儿艳羡地目光中大摇大摆地回了家。

回到家，我立马把一袋鱼食倒入水中。 瞬间，水像变色
龙一样变成了棕色（鱼食是棕色）。 哎，看着可真脏，鱼儿怎
么能生存呢？我急得面红耳赤，用一招“乾坤大挪移”把鱼缸
移到了卫生间。可接下来就麻烦了，首先得把两条鱼捉起来
暂时搁到盆里，再把鱼缸清洗干净后换水。

说干就干，我将手伸进鱼缸，一场“恶战”开始了。 我探
了探敌情，决定先从小点的鱼儿下手。 可小鱼身姿矫健、非
常灵活，我向左抓，它向右游；向右抓，它向左游，一场“游击
战”僵持了好一会儿。玩儿累了，我索性把水往厕所倒，水流
呀流，眼看小鱼就要掉下去了，它们顿时慌了神，我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伸手夹住了小鱼。小鱼气不过，来了招
“鲤鱼跃龙门”，跃过我的手指，钻进了盆里。 放眼一扫“战
场”，水洒了一地，衣服湿了一半，扫帚也横躺在地上，场面
惨不忍睹。

第一回合：平局。
呼———我长吁一口气，来不及清理“战场”，便向第二位

“挑战者”发起了进攻。看着小鱼的身形，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敲着小鼓，双眼锁住目标上下打量，盘算着如何将它顺利拿
下。 我把鱼缸放在水盆旁边，弯着手指做成“钳状”，快速地
向小鱼伸去，一招“天降大笼”困住了它。 可它奋力突围，从
手指缝中挣脱了出来。 我一翻手掌，并拢手指，再次困住了
它。谁知，刚收拢手指送到水盆上空，它一招“小鱼摆尾”，傲
娇地把水溅在我脸上后，自己落入了盆中。

第二回合：险胜。
好累呀！ 终于安顿好了两个小家伙。 等等，我还没清理

“战场”呢！
（作者系南峰小学四年级七班学生。 指导老师刘金玲）

小鱼哪里逃
李仁杰

三 巴 汤
张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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